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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 ! ! !"陕西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驱车进城，一路雪景迷人。马文瑞已经好
多年没有回陕西了，他在飞机上俯视古老而年
轻的西安市区时，隐约看到了钟楼、城墙和城
南的庄稼地还有大雁塔和小雁塔，全都淹没在
一片银白之中，感到格外的亲切。同时又一次
感到自己这次回来的使命、责任和无形的压
力。!"#$年晋京上任离开西安时，自己才 %$

出头，正是血气方刚，可一转眼 &$多年过去
了，如今归来，已是年过花甲。这样的年龄，尽
管身体尚好，到底还能为党和人民做多少事
情？想到此，马文瑞心中感到了一丝焦虑。临下
来之前，他同几位领导谈话的情景又在眼前闪
现。如今自己可要在这座城市，在这将近 &$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拓一个新的局面。他感到
一阵激动。耀邦同志介绍的种种情况……小平
同志最后讲的那句话又想起在耳边：“你回去
不要有什么顾虑，尽管大刀阔斧地干。”
车子出了和平门，一直向南开去。在省委

机关西院的对面，有一个被人们称为“八号
院”的绿树成荫的大院子，是省委常委办公和
居住的地方。马文瑞被安排住进了其中较大
的“'号院”。中午饭后稍事休息，按照办公厅
的安排，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就到八号院对面
的西院礼堂，同全体省委机关干部见了面。初
次见面，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表示要同陕西
干部群众一起把工作搞好。大家报以掌声，虽
然热烈，但在马文瑞看来，也都是礼节性的，
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只是面对大家，他感到
心情格外的沉重。回到 !号院，他没有立即进
屋，就在院子里散起步来。于明涛同志也在，
两人就边走边拉起话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作为党的历

史上一次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会议，将永久
性地载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史册。”
于明涛说：“是呀，马书记，这次会议，才真

正是结束了‘文革’，打开了新局面。”“对呀！关
键是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
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

把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统一到经济建
设上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马文瑞
说着，显出年轻人一样兴奋的样子。
“马书记，你大概也听到了，咱们陕

西，情况还是有些不同。问题可能更复
杂一些。”“对呀，我是听到了，陕西目前
的情况仍然十分复杂，各种社会矛盾相

互交织，有的还十分激烈尖锐，在这种情况
下，立即强调朝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还
缺乏必要的条件。明涛同志，你说说，陕西的
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这我还一时说不全，至少拨乱反正还有

不小的阻力，派性严重。另外，经济建设欠账
太大，不少地方群众温饱还很成问题。”
见于明涛不再说话，马文瑞回头看了一

眼这个言谈十分谨慎、也很有分寸的同志，
说：“据我了解，这些矛盾突出表现在这样几
个方面，说出来你看对不对。一是揭批‘四人
帮’的运动没有深入开展起来，原因主要是
‘文革’中形成的帮派体系未被触动，冤假错
案未能平反，落实政策更是工作进展缓慢，广
大干部群众、尤其是一批老干部气不顺。”
于明涛点头称是。马文瑞接着说：“工业情

况我还不够清楚，在农村工作中，‘左’的偏向
仍在继续，急于求公、求纯，急躁冒进，搞‘穷过
渡’，严重地破坏着农业生产，农民怨气不小。
其他诸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社来社
去大学生要求安排工作等等社会问题，也尚未
得到妥善处理，造成集体上访、围堵党政机关、
上街游行示威的事情不断发生……”
于明涛听得心中有些惊异，想不到新书

记对陕西的情况如此熟悉，比他这个早到者
还知道得多，便说：“马书记，工业战线的情况
可以概括为五个字，即‘骨头多肉少’。其他情
况你掌握的是准确、全面的。”
“明涛同志，你长期在湖南、广东工作，长

沙和广州的城市卫生不知怎么样，你们当时是
怎么管的。我在北京就听说西安卫生很差，小
偷也多，被人们称为西北有名的‘贼城’……”
“嗯，城市卫生差，是我们国家落后的一

个通病，我看主要还是基础设施太差。我看长
沙和广州比西安也强不到哪儿去。一般都是
基础设施欠账太多，许多小城市污水道都是
明渠，卫生条件更差。”
“哎呀，看来我们陕西真是百废待兴，百

业待举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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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他们之间已经彻底完了

一踏进家门，蓝色妖姬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竟然是那个准备送钱来的公务员打
来的。到底是接还是不接？她一时不知所措。
“怎么了？相好的打来的，不敢接？”尹克

明在一边说。蓝色妖姬一咬牙，接了起来：
“喂。”手机那头响起公务员的声音：“怎么说
你退房了？”蓝色妖姬支支吾吾地
说：“嗯，明天再说吧。”

见蓝色妖姬想挂电话，尹克明
一把夺了过来：“你是谁？”对方一
愣，随即厉声反问道：“你是谁？”“我
是张蓝的朋友。”尹克明狡猾地回答
道。“你什么狗屁朋友？这么晚了，你
怎么跟她在一起？张蓝是我的女
人。”见蓝色妖姬扑过来要抢手机，
尹克明一下挂断了，抡起拳头，极快
地给了她一拳，不偏不倚地击中了
她的鼻子。蓝色妖姬感到鼻子一阵
剧烈的酸痛，然后有两股潮湿黏稠
的液体流了下来，她捂着鼻子，泪水
涟涟。看着尹克明在一边跳着脚咆
哮着：“明天就去民政局办离婚手
续，给你一个月时间。一分钟都不要
让我再看到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蓝色妖姬用了很多纸巾才把鼻血擦干
净，她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不是你想的那样
的，我是向他借钱的。”“深更半夜到旅馆去借
钱给你？”蓝色妖姬明白，他们之间已经彻底
完了，也没有必要去拖着谁了。
梅宁宁觉得自己的运气发了霉，一边是老

公的事业还没起色，自己的文化公司也在不住
裁员，图书市场越来越不好做。做婆婆的不但
不体谅他们，还经常电话骚扰，话题不是让他
们假离婚出国去，就是要住过来，两家并一家。

房贷要还，每天要吃饭，儿子经常生病。
想到这重重压力，梅宁宁心中的厌烦达到了
令她窒息的躁狂境地。要再不找人诉说她会
疯掉的，而每个人都那么忙，于是她只能去找
同样需要倾诉的蓝色妖姬。
为了省钱，她们选择了去公园碰面。她们

找了一张长椅，看见彼此，心情竟发出了一丝
亮光。就像这本来阴沉沉的天空，现在纤薄的
云雾散开来，显露出一大片宁静澄清的蓝天，
几缕阳光落到了她们的肩头。
“你这点事情若是放在我身上根本不算

什么，我的事情若是放在你身上，你恐怕就要
去自杀了。”蓝色妖姬说道，声音像一匹丝绸，
铺展出去，滑滑得好听。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我会接纳

婆婆，把她接到家里来。”“可是婆婆老要掌
权，不顺她的意就要挑拨离间，你受得了？”
“那就顺她的意呗，不就万事大吉了？”你可真

逆来顺受，难怪不讨男人的喜欢呢。梅
宁宁心想，男人都喜欢有个性的女人。

梅宁宁知道，今天是找错了谈话
对象，她需要跟一个更有思想的人去
对话。又或许是蓝色妖姬只是在敷衍
她，对于她的事情不感兴趣，只是想说
自己的事情。这么一想，梅宁宁马上索
然无趣。她都想走了，可是刚来就走也
不礼貌，于是也敷衍地问了句：“你现
在怎么样？”

果然，说到了这个问题，蓝色妖姬
滔滔不绝起来：“我还能怎么样？倒霉
到家了呗。从小我就目睹了父母婚姻
的不合，本以为自己脾气好，不像母亲
那样凶悍自私，就能得到男人的爱，没
想到第一次婚姻就碰到了那么个货
色，第二次又遇上了个无耻男。我已经

想好了，拖着也没意思，不过是自己多受苦，
就离吧，明天我就去找他谈这件事情。我不是
怕他，我是在给自己一次机会———”

梅宁宁已经不想听了，蓝色妖姬的事情
对她不重要，自己的事情才是关键的。
“好啊，你能这样想最好了。我们回家

吧。”蓝色妖姬一愣，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宁
宁，你看上去很憔悴啊。”
“怎么能不憔悴呢？都是烦心事。我老公

家没一个人是省心的，不光是婆婆烦，他姐姐
也烦，成天打着孝顺的旗号要我老公孝顺父
母，说穿了不过是在推卸责任而已，不然她这
么有钱，自己怎么不去孝顺呢？还有我老公姐
姐的女儿，人小鬼大，很多坏主意都是她出
的。想当初有个条件非常优厚的男人追我，我
没选择他，选择了我这个贫穷的老公，就是因
为那条件好的是离过婚的，有个孩子跟着前
妻。我就是怕会有麻烦事才嫁了这个哪儿都
比不上那人的徐宏达，想着没结过婚的人不
会有麻烦事，结果好了，麻烦事一点不会少。
我也想干脆离了清静，可又怕伤了儿子，他还
那么小。”


